
中國培訓之旅                    王維瑩 1999 年 
 
從中國回來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生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病，全身發麻無力的被送到急診

室，檢驗結果不但正常，而且還非常好，回到家又無力想睡地度過了幾天。 
 
早晨，我常常很早就醒來，那是在大陸培訓時同學們的禱告時間，我心中想起他們唱的

詩歌：「神阿，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

的心切慕你....」他們跪伏在教室晨禱的那幅景象在每個清晨回到我的腦海。周大帥、曲

大嬸、張大師....那一個個綽號帶出一張張純樸、善良、渴慕、認真的臉。耳中依稀聽到

那熟悉的叫喚：「老師，再給我們唱條黃鼠狼歌。」 
 
他們很喜歡我的黃鼠狼歌，那是我用「蘭花草」的曲調，見個人就編個詞，即興而唱的

玩笑歌，頭兩句通常是「我是王鼠狼，來到培訓班....」每曲唱畢，大家笑成一團。在培

訓的後面兩個星期，我已破了記錄是和他們同在最久的老師，我們可以談聖經，可以說

笑話，傾聽他們吵架成一團的愛，如同自家人的濃郁感情，在鄉村寂靜的夜晚，我巴不

得時間可以停止。 
 
有一次，我在廁所門口等待，裡面可以蹲的坑均滿座了，涼風一吹，不禁放了幽幽一聲

長屁，真不好意思，只好說：「我在這裡替你們把風。」裡面的人笑得差點沒踏進茅坑。 
 
教「基督化家庭」的曾老師有一晚洗完衣服之後，發現她先生昨夜在外地穿過的衣服還

沒有洗，於是只好再去洗。而躺在床上優然自得的我說：「這就是有家的喜樂（洗樂），

越洗越樂。」曾老師速戰速決，很快教完課程就匆匆走了，留下了這個被我當教材用的

笑話。小程說：「我現在很洗樂，只有洗我一個人的。」老王回應說：「『基督化家庭』

沒學好。」 
 
創世記有五十章，我起初一個字一個字教，後來一句一句教，最後一段一段教，每天三

或四小時，足足教了兩個星期，好不容易教完了。我把聖經一合，說道：「感謝神，我

們看完了『出埃及記』。」全班哄然大笑，我真的沒預備這個笑話，大概天氣太熱了。 
 
從洗澡洗一半，同學們跑進去和我說話，到排排蹲在茅坑上使勁，我發現自己可以像他

們一樣過日子。連黝黑的皮膚、跳蚤留下的傷痕，都令人有另一種層次的喜悅。 
 
只有一次，我真的難過，是聽到一個同學說攻打台灣，說得那麼輕鬆：「很快，很快就

可以打下來。」我問自己，我問上帝。上帝開了我的心眼，我想到上帝叫彼得去向哥尼

流傳福音。（彼得是猶太人，哥尼流是統治猶太的羅馬官員）是的，這就是神的愛，很

寬廣的一分愛。我的心融化在這個愛裡，好像在一霎那，體會了主的心。 
 
離別的時候到了，我還和同學們討論「為什麼妳們敢脫得精光在澡堂洗澡，卻不敢穿著



游泳衣上游泳池游泳？」奇怪，台灣同胞正好相反，到了澡堂，死命地護衛著貼身的內

衣，去游泳池倒不算什麼！ 
 
走得匆忙，沒有把心通通帶回來，留在那裡的那一部分心，逼著我寫這篇東西。 
 
後記－ 
自認聰明的王鼠狼在南昌機場等錯了候機廳，到最後發現真相匆匆跑去時，運行李的車

子已經走了，我必須揹著全部的行李登機，想不到，這其中有神的奇妙安排。 
 
由於大風襲擊香港，機場關閉，又意外地翻了一架華航的飛機，使我耗在香港機場，幸

而手上有一本老舍的小說，不但打發時間容易，而且書中悲慘的故事使我對當時的漫長

等待，不但沒有怨言，還充滿對上帝的感恩。感謝神，我沒有活在那麼悲慘的時代，必

須當妓女才能夠養活自己！ 
 
安安靜靜沉浸在小說中的我，也沒漏了華航擠出來的恩惠（吃飯後才補發的飯票，免費

住旅館），當我們入境香港，預備去住旅館時，有人上來巴士問：「有誰願意搭乘明天第

一班飛機回台北？四點半起飛。」大部分的人都累壞了，不想再熬夜，只有我和另一位

男士願意，於是我們被帶下巴士，從一條內部的通道到華航的辦公室等候。從那裡我看

見他們從失事的客機搬運回來的行李，濕淋淋的沾滿了草，由於我的所有行李都是隨身

攜帶，在這個混亂的時刻，我深深感謝上帝在南昌機場的作為。 
 
清晨四點半，第一班通航的飛機起飛，我順利回到台北。我的神，我又見識了你的奇妙，

在香港機場還有數百名席地而臥的旅客，而我，我算什麼，可以搭第一班飛機回來。我

在機場等了十八個小時，據後來新聞報導，有的人被滯留在香港機場兩天才得以回來。 
 
「神阿，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

慕你...」 


